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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意相关到诚正相因：王船山正心诚意

关系论新探

颜刘阳
（南京大学 哲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在正心与诚意之关系问题上，船山从知行关系和训诂考据两个方面对《大学》中“八条目”的先后关系进行
了时间相继上的解构，认为“先后”即“缓急”，在此基础之上明确提出心意相关、诚正相因之理。心意相关是船山正心诚

意关系论的思想基础，其以志释心，心（志）通过意与身连通，心意相为体用。诚正相因则体现了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的

双重内涵，即志主乎意，正心以诚意；意以欺心，诚意以正心。正心与诚意相互作用，不分主辅，共同构成船山心性工夫论

的重要内容。船山提出的心意相关、诚正相因之理是宋明理学心性工夫论的接续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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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船山《大学》的诠释以及正心诚意内涵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①，而对于船山正心与

诚意之关系问题涉及较少。在船山正心与诚意之关系研究方面，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其一，“正

心先于诚意”论。谭明冉先生在《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一文中认为船山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

正心之巩固，并指出在船山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②。程旺先生在其论文《持志以定

心———王船山的“正心教”及其定位》中厘清了正心的内涵及其主宰下的工夫脉络，并将船山心性工夫

论性质定义为“正心教”，其认为船山以正心为本③，这也反映出正心先于诚意的思想。其二，“诚正相

因”论。刘龙先生在《王船山〈大学〉诠释中的“诚正相因”论探析》一文中指出“诚意当以所正之心诚

之”与“正心必诚意”构成船山“诚正相因”论的两条主要原则，并对这两条原则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

释④。而通观船山对于《大学》的诠释，本文较为赞同刘龙先生“诚正相因”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由于船山在《礼记章句》中明确提出“具文……皆以发明心意相关、诚正相因之理，熟玩章

句，此意具已跃如，但引而未发耳”⑤的观点，所以本文认为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应完整地表述为“心意

相关、诚正相因”，“心意相关”作为“诚正相因”之前提是不可或缺的。下面将从逻辑前提、思想基础、双

重内涵等方面对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进行重探，特别重视从心与意的相互作用中来展现船山心意相关、

诚正相因之理的整体面貌，并揭示其对于宋明理学心性工夫论的推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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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大学》诠释及其思想特色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了“持志正心”“以诚灌意”等内容，该书试图呈现心性儒学作为船山哲学部分的意

义，及其思想与宋明道学运动的关联。（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４—７３页）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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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指出船山《大学》诠释体现了对朱熹诠释的修正这一特质。（参见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以刘宗周、王夫之、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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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后”即“缓急”———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之逻辑前提

在《大学》文本中，“八条目”存在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严格的先后次序，朱熹谨遵此序，他提出

了以格物为始教，后一条目当以前一条目为前提的观点。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朱熹又言：“《大学》自致

知以至平天下，许多事虽是节次如此，须要一齐理会。不是说物格后方去致知，意诚后方去正心。若如

此说，则是当意未诚，心未正时有家也不去齐，如何得！”①由此可见，面对《大学》中“八条目”的先后次

序问题，朱熹内心也存在着矛盾。阳明与辠山不像朱熹一样格外关注“八条目”的先后次序问题，阳明

将朱熹格物穷理以致知之义，合为致良知之事，并统摄着诚意正心以下之事，他认为要通过静处体悟和

事上磨炼来克私去蔽以复心体之同然，辠山则形成了以慎独诚意为宗旨的思想，他将意视为心之本体，

极力突出意在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因而其特别强调诚意工夫。船山面对上述问题以及思潮，在提出心意

相关、诚正相因之理之前，首先对《大学》中“八条目”的先后关系进行了时间相继上的解构。

船山在时间相继上解构“八条目”之先后关系的切入点有两个②。第一，从知行关系入手，知中有

行，行中有知，二者无时间相继上的先后关系。朱熹等先儒将致知格物纳入知的范畴，而将诚意以下之

事纳入行的范畴，他们认为知先行后，这主要是从道德知识在道德践履之先的角度上来说明的。船山则

指出如果对“八条目”之内涵逐一分析的话，那么致知格物中亦有行，诚意以下至平天下亦无不有知，他

以格致和诚意工夫为例进行了分析。格致工夫就如同人们学习下棋一样，如果终日纸上谈兵的话，那么

就不能理解其中精要，只有在与他人的实际对弈中才能穷尽其理，而这已然属于力行的范畴了。意念刚

产生时，其善恶之分明显，诚意工夫施行顺畅，如果任由意念蔓延、发展，“则方慎之际，其加警省而为分

别也，亦必用知”③。船山由此总结道，天下之事并不是先知完了方才去行，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因

此，他认为“八条目”不存在时间相继上的先后关系。

第二，从训诂考据入手，指出《大学》中“後”与“后”二字异用，“先后”即“缓急”。船山曾言：

《大学》“後”“后”二字异用。“後”者，且勿急而姑待异日之意：对“前”字，则“先”字作在

前解，而“后”者始得之意，言物格知始得至，才完了致知之功；不对“前”字，不以时言，则“先”

字亦是从彼处下工夫，为此工夫地之意。况云“物格而后知至”云云，乃以效之必然者言之，非

云物格而後知致有次序，不可不知所後，且勿致知，待物已格而後求致知也④。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

能得”一句中的“后”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一句中的“後”混为一谈⑤，船山则指

出《大学》中“後”“后”二字含义不同，他认为“後”表示暂且不急、姑且等待他日之意，当其与“前”相对

时，“先”指的是时间在前，而“后”则指最终达到的状态，这表明“先”者与“后”者是历时存在的，具有时

间相继性，如格物始得之后才能行致知之功，格物与致知有明确的先后时间界限。如果不与“前”相对，

那么“先”则表示从某处着手用功，以此作为后续工夫的基础，这说明“先”者与“后”者处于一种非时间

相继性的功效关系，如从格物处下工夫，其可以为致知工夫带来增益，正如船山所言：“大抵格致诚正之

序，为功效之条理言耳，非截然有毕此一事又进一事之分界，体验则知之，不可寻行墨以测度也。”⑥这种

非时间相继性的功效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共时性关系，即所有工夫同时发生。

由此，船山对以“前后”来诠释《大学》中“八条目”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大学》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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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１页。
刘龙先生曾在其论文《王船山〈大学〉诠释中的“诚正相因”论探析》中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对船山解构“先后”的时间相继性维度进

行过详细论证，他认为解构“先后”的时间继起性维度构成船山包括“诚正相因”论在内的“本末相因”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本文在

其基础之上，增加了知行关系角度的论据，从知行关系和训诂考据两个角度对船山在时间相继上解构“八条目”之先后关系进行阐述，以

此完善对其“先后”即“缓急”观点的理解。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２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１１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４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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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致而后意诚”，其真实含义不是说在时间上先要致知而后才能诚意，而是指明致知与诚意是一样的

工夫，没有时间先后可言，格物、正心、修身等工夫亦是如此。有的人将“先”字错误地作“前”字解，从时

间先后的角度来理解该经文的含义，船山认为其可笑可恨，犹如盲人相争，悲哀至极。为了更好地进行

区分，船山将这种非时间相继性即共时性的“先后”又称为“缓急”意义上的“先后”，“经言先后，不言前

后。前后者，昨今之谓也。先后者，缓急之谓也”①。“缓急”意义上的“先后”注重从道德境况的紧急程

度出发来决定工夫的主导地位，地位有轻有重，不尽相同，因而从整体上看是不分主辅的。

可以发现，船山通过对“後”与“后”的辨析只强调了“先”者对“后”者所产生的功效，这只是一种单

向度的作用、影响。对此，船山对《大学》中“欲”字的内涵进行了全新解读，“本文‘欲’字则已有上一截

工夫矣，但不得纯全，故须下一截工夫以成之”②。他指出“欲……先……”句式的含义不仅指上一条目

以自身做工夫对下一条目带来增益，而且还指以下一条目的工夫来做补充，使上一条目的工夫得到成

全、完成。因此，如果还以格物致知举例的话，那么二者完整的“缓急”意义上的“先后”关系应当是：在

格物工夫的实践中可以为致知工夫带来增益，而致知工夫的实践则成为格物工夫的一种补充，它可以使

格物工夫得到完善、完成，二者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诚意与正心、修身与齐家等工夫亦是如此。

综上所述，船山用“缓急”意义上的“先后”替代了时间相继上的“先后”，这是对正心诚意在时间相

继上的先后关系之解构，正是这种解构，使得心意相关、诚正相因之理有了逻辑上的可能。这种逻辑可

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正心与诚意工夫不是先后发生而是同时发生的，这意味着二者处于同等

重要的地位；第二，正心与诚意工夫不是单向度的作用与影响，而是一种双向互动。正是这种地位的相

同、双向的互动成为了心意相关、诚正相因之理的逻辑前提。

二、心意相关———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之思想基础

船山正心诚意关系问题可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为心与意之关系，其二为正心与诚意之关系。心与

意是从正心与诚意中分解出来的重要概念，二者的内涵及其关系对整体把握正心与诚意之间的关系至

关重要，因此可以把心与意之关系即心意相关思想作为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的思想基础，只有对心意相

关这个思想基础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诚正相因思想的深刻内涵。

（一）心（志）—意—身

船山对正心之心的讨论始于对“明明德”的理解。《大学》言“明明德”，朱熹在对其诠释中虽未有

以明德为心的具体论述，但在船山看来，其以明德为心之思想十分明显。船山继承了朱熹的这种观点，

继而对明德之心与正心之心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明德之心是心体、本心，其纯善无恶，纯明无昏，“托体

最先”③，“从明德是‘所得乎天’来说，明德之心包括性；从明德能‘应万事’来说，明德又包括情”④，因

此，船山所理解的明德之心可以说是朱熹所以为的统乎性情之心，而船山所认为的正心之心则有善有

恶，有明有昏。

那正心之心到底指什么呢？朱熹对此的解释是“心者，身之所主也”⑤，他没有进一步对其内涵进行

具体说明，船山则指出朱熹此言并非不当，只是容易引起歧义，让人将心理解为意或者是统乎性情之心。

因此，为了将心落到实处，船山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意属于诚之事，不是正之事，因而不能将正心之

心理解为意；统乎性情之心自有其体，其与性之关系由天理直接规定，至高无上，难以把握，这与正心之

心“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为者则据之以为志”⑥不相符合。因而船山认为正心之心与孟子之志相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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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沿用陈来先生的说法，将正心之心称为志心①。

意可由心与外物相为感通而产生，其偶发不定，与志之关系十分密切。船山有言：

惟夫志，则有所感而意发，其志固在，无所感而意不发，其志亦未尝不在，而隐然有一欲为

可为之体，于不睹不闻之中……夫唯有其心，则所为视、所为听、所欲言、所自动者，胥此以为之

主。惟然，则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浮寄于正不正之闲而听命于意焉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意可由志心所发，而志心是一种“欲为可为之体”，其作为一种向善的道德欲求倾

向恒存于心，因受到意欲的影响而有正与不正之分。志所帅者，气也，因而孟子强调养浩然之气，养气以

不动心，而气需“配义与道”，《孟子·尽心上》亦言：“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

章不达。”③所以孟子之志即以道义、仁义为心。正的志心即指道义、仁义之心，与孟子之志完全统一，而

不正的志心与孟子之志不相统一，其需要早下工夫，使以为正，即与道义、仁义相符合，故船山只言正心

之心与孟子之志相近而不言正心之心即孟子之志。唐君毅先生正是从志心的正与不正来理解船山之意

的，他曾云“船山意乃谓心定向于道而有志”④，其对于志的理解是符合船山本意的。

由此，船山对朱熹“湛然虚明，心如太虚”之说法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朱熹对心的此种规定使心尚未

落在实处，不如程子直截了当，以志释心。具体而言，船山认为朱熹以“太虚”解正心之心，使得正心之

心虚空无物，没有定向，无所期待、系缚，手挪不动，气吹不移，犹如佛氏所言“坐断两头，中间不立”之

理，因而该心无须正，也无从可正。

心以所持之志言，意以偶发之念言，身以言、行、动言，三者虽各处一位，但联系紧密，船山将意放在

了心身之间，视意为心身之媒介、关钥，因此，从“平天下”到“正心”是步步向内的工夫，从“正心”“诚

意”到“致知”“格物”是步步向外的工夫，“心之与意，互相为因，互相为用，互相为功，互相为效，可云由

诚而正而修，不可云自意而心而身也”⑤。在船山看来，心、意、身三者的关系是心（志）—意—身而不是

意—心（志）—身，心与身之间信息的交流必须通过意来传送。

（二）心意相为体用

船山接着用体用这一对范畴从两个方面对心与意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他强调心与意何为中何为外

原无定名，固不可执一而论。

一方面，从意由心所发的一般性角度而言，船山认为“天下之物，其理著见，皆所以触吾之心意知而

相为发者也”⑥，所以从某件事情的流行发用来说，心为未发，意为将发，心静为内为体，意动为外为用；

从意欺凌心的角度来说，已发之意不符合正的志心，甚至使正的志心遮蔽，但由于意是由心所发的，心先

意后，心作为先者依然为体于中，意作为后者依然发用于外。以上体现的心意关系是心体意用。

另一方面，从意不全然由心所发的特殊角度而言，船山有谓：

然意不尽缘心而起，则意固自为体，而以感通为因。故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有意之体。人

所不及知而己所独知者，意也。心则己所不睹不闻而恒存矣。乃己之睹闻，虽所不及而心亦

在。乃既有其心，如好恶等，皆素志也。则天下皆得而见之，是与夫意之为人所不及知者较显

也。故以此言之，则意隐而心著，故可云外⑦。

船山所谓“意不尽缘心而起”的情况是指“意或无感而生，如不因有色现前而思色等”⑧，这是说意

可以不受心的影响而自生，心也会未有所感而不现，比如人虽然有恻隐之心，但如果没有孺子入井之事

的出现，那么此恻隐之心也不会显现于外。因此，船山认为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有意之体，意的特点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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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０３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３４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９３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２６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６９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９—４２０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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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与慎独之“独”同义，心则不睹不闻而恒存。船山指出好恶等是志心的体现，

其人人皆可得而表现于外，与他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意相比较更为显著，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意隐于内而静，心著于外而动，这里所体现的心意关系是意为体心为用。

综上所述，心与意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意可由志心所发，心通过意与身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心

与意相为体用、互涵动静，因此船山总结道：“况心之与意，动之与静，相为体用，而无分于主辅，故曰‘动

静无端’。”①正是因为心与意具有相为体用、互涵动静、不分主辅的“相关”关系，才使得正心与诚意具

有了“相因”的效果，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心意相关作为诚正相因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可称之为

理论原因，其对于正确理解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十分重要，这也是本文一直在强调要把船山正心诚意关

系论完整地表述为“心意相关、诚正相因”的原因所在。

三、诚正相因———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之双重内涵

心意相关作为诚正相因的思想基础，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志主乎意，因而需要正心以诚

意，其二，意以欺心，因而需要诚意以正心，这两个方面也是“心意相关、诚正相因”命题所蕴藏的双重

内涵。

（一）志主乎意，正心以诚意

如前所述，正心之心与孟子之志相近，孟子言“持其志，无暴其气”②，因而船山以持志为正心之工

夫，正所谓“执持其志者，正其心也”③。由于志心有正与不正之分，因而正心需常持其志，使其为善，其

结果是不动心，因为不动心有道。船山对朱熹以“敬以直内”为正心工夫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敬以直

内”一语出自《周易·文言》，其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④在船山看来，心与意

都可以是属于内的范畴，朱熹所言“敬以直内”的“内”到底是指心还是意呢，抑或两者都包含在内？从

这个角度而言，船山认为朱熹“敬以直内”工夫指代不明确，尚未与正心工夫完全对应。而程颐曾言：

“学者未到不动处，须是执持其志。”⑤因而船山对程颐评价很高，他直言程颐以孟子持志而不动心为正

心，彰显了正心的实际意涵，其传承与接续了千古不传之绝学，功劳伟大。

船山非常重视志心对于视听言行等身体方面的主宰作用，其《礼记章句》有言：“身以行言，志为行

之主。”⑥《读四书大全说》亦言：“此则身意之交，心之本体也；此则修诚之际，正之实功也。故曰：‘心者

身之所主’，主乎视听言动者也，则唯志而已矣。”⑦由于志心必须通过意与身建立联系，所以志心对意同

样具有主宰作用。船山将《大学》中所言忿鉣、恐惧、好乐、忧患这四种情感都看作是意，它们的出现都

是由不正的志心所导致的，《大学》将这种情况称为“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就会使已发之意走上不归

之路，从而导致修身工夫难以完成，因而船山认为需要通过正心以诚意而修身。

由于志心有正与不正之分，所以要想发挥出志心对意的正向主宰作用，就先要施行正心工夫，正所

谓“‘正’者，正其体也，体正则用正，用正而行乃正，行正而身修矣”⑧。当心得正之时，未发之意无所谓

善恶，所以只需存养持志；已发之意则可善可恶，这时就必须充分发挥已正之心的主宰作用，首先对已发

之意进行觉察，进而对其进行善恶属性的判断，如果其为恶的话，就需要以诚灌意，使意向善、向于诚。

船山所言“正心只是所志者立个大纲不使邪，到意上方实实落落为善去恶，在事物上抉择，令所欲正之

心有其实，而充满笃实，纯一于善也”⑨即是此理。以上就是志主宰意，正心以诚意关系的逻辑演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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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２５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４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２２页。
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８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７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７２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０３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８８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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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的第一重内涵。

（二）意以欺心，诚意以正心

由于已发之意可善可恶，而为了能让其存善去恶，所以就需要施行诚意工夫。那何谓诚意呢？朱熹

认为“诚”就是实，“诚意”就是“实其意”，即让好善恶恶之意发自内心地、真实地表达与流露出来，表里

如一，而不是假心假意。朱熹将诚意工夫称为“自修之首”①，“诚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

臭’，皆是真情”②，这主要强调了诚意工夫的真情流露。船山则指出诚意即“以诚灌注乎意，彻表彻里，

彻始彻终，强固精明，非但于独知而防之也”③，他认为“意根心便是诚”④，这主要强调了诚意工夫不只

是用来防范恶意的产生，更要使意与已正之心保持一致，以已正之心作为意的来源、根据。

船山敏锐地察觉到了已发之意会对心产生不良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大学》所谓毋自欺、自

谦的诠释中。关于毋自欺、自谦中的“自”字之含义，船山指出俗儒一般会将其与人相对，这时“自欺”意

为欺人，还尚可理解，“自谦”意为谦人即满足他人，这与自我满足产生了矛盾，因为“自谦”本义并不与

他人相对。朱熹则在《四书或问》中将“自”理解为意，“或问云‘苟焉自欺，而意之所发有不诚者’，将在

意上一层说，亦微有分别”⑤。船山对朱熹以意为“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自欺”“自谦”的主体

本来就是意，现在又将“自”理解为意，那么“自欺”意为意欺意，“自谦”意为意谦意，这就有了两意的存

在，与一心在同一时间下只发出一意产生了矛盾；而如果将这两意理解为以后意治前意，当所发之后意

为善时，其失去了“欺”的能力，所以就不需要进行诚意工夫了，而当所发之后意为不善时，其又不能使

前意自我满足。面对上述问题，船山对“自”做出了全新阐释，在他看来，这是对以往诠释观点的突破，

同时，船山对于“欺”的理解也与前人有所不同，他言：

所谓自者，心也，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盖心之正者，志之持也，是以知其恒存乎中，善

而非恶也。心之所存，善而非恶。意之已动，或有恶焉，以陵夺其素正之心，则自欺矣。唯诚其

意者，充此心之善，以灌注乎所动之意而皆实，则吾所存之心周流满惬而无有馁也，此之谓自

谦也⑥。

船山在这里将“自”理解为心，具体而言是指正的志心，其善而非恶，恒存常在，所以它才能够成为

自欺、自谦的评判标准；将“欺”理解为欺凌、欺辱而不是欺骗，贬义程度更深，这是对恶意性质的强调。

当已发之意为恶时，其不能恒存，会如强臣欺君、悍仆欺主一般恣意妄为，从而欺凌、欺压素正之心，使素

志不能彰显，这就是“自欺”的内涵，亦即意欺心。面对此种情况，船山言：“意累其心，心欲救之而无益；

意如其心，则心之正者得以常伸。”⑦所以当意欺心时，心不得正，就得施行诚意工夫以正心，使已发之意

实而向善，并且完全合乎志心之善，最终达到意谦心的效果，即意快足、满足于正的志心，这时已正之心

也会彰显于外。秦晋楠先生曾将毋自欺与自谦都看作是意已诚之后的效验，而非诚意工夫⑧，从以上的

论述中看，本文赞同秦先生对于自谦的判断，不赞同对于毋自欺的判断，本文认为毋自欺从属于诚意工

夫，其为诚意工夫的内在要求、具体表现。

船山对诚意之功的实质进行了总结说明，其言：“诚意之功，则是将所知之理，遇著意发时撞将去，

教他吃个满怀；及将吾固正之心，吃紧通透到吾所将应底事物上，符合穿彻，教吾意便从者上面发将出

来，似竹笋般始终是者个则样。如此扑满条达，一直诚将去，更不教他中间招致自欺，便谓之毋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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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８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３３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３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５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６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７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８６页。
秦晋楠：《再论王夫之“诚意”工夫的特色及其与朱子和阳明的异同———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道德与文明》２０２３年第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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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这是说当意欺心时，诚意工夫将已发之恶意合于所知之理，即正的志心之本体、本质，此时就进入

意如心、心得正的阶段，接着将固正之心从所要流行发用的事物中彰显出来，此时意也会随着心的彰显

而显著于外。以上就是意以欺心，诚意以正心关系的逻辑演变，亦即船山正心诚意关系论的第二重

内涵。

总之，一方面由于志心对意有主宰作用，所以可以通过正心来诚意；另一方面由于意对心会有所欺

凌，所以可以通过诚意来正心。正心与诚意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分主辅，同时进行，共同构成船

山心性工夫论的重要内容。

结语

船山对正心诚意关系的论述不仅体现在《大学》诠释中，而且也体现在《中庸》诠释中，他在对《中

庸》最后一章进行诠释时将《中庸》的存养工夫对应于《大学》的正心工夫，将《中庸》的省察工夫对应于

《大学》的诚意工夫，这是一种互释或者说是一种微观意义上的跨文本诠释方法，这种诠释可以让我们

更好地理解其正心诚意关系论的双重内涵。船山言：

《大学》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是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

之事。则必欲正其心，而后以诚意为务；若心之未正，则更不足与言诚意。此存养之功，所以得

居省察之先……故《大学》以正心次修身，而诚意之学则为正心者设……此存养先而省察后，

其序固不紊也②。

《大学》云：“意诚而后心正。”要其学之所得，则当其静存，事未兆而念未起，且有自见为正

而非必正者矣。动而之于意焉，所以诚乎善者不欺其心之正也，则静者可以动而不爽其静，夫

乃以成其心之正矣……故心正必在诚意之后，而不言之信、不动之敬，较无恶之志而益密也。

此省察先而存养后，其序亦不紊也③。

关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船山认为其是从为学工夫上来说的，为学必先存养以立其大本，“立

其大本”即孟子所言“先立乎其大者”④，主要指养心、立善心，大本立而后就能时时省察。因此，先要进

行正心工夫使心得正，心正之后才能对意进行引导以诚意，如果心未得正，那么诚意工夫也无法施行。

船山此处之意正对应着正心诚意关系论的第一重内涵。关于“意诚而后心正”，船山认为其是从成德效

验上来说的，要想学有所获，必先省察事物之善恶而后存养，其为善则自然存养，其为恶则需先诚其善而

后存养。因此，先要进行诚意工夫使已发之恶意与正的志心相符合，这样才能不欺凌正的志心，已正之

心才能得到存养与发展。船山此处之意正对应着正心诚意关系论的第二重内涵。“唯存养而后可以省

察，唯致中而后可以致和，用者用其体也；唯省察而后存养不失，唯致和而后中无不致，体者用之体

也。”⑤正心和诚意工夫与存养和省察工夫一样相互作用、互为基础。

综上所述，船山以“先后”即“缓急”来解构正心诚意关系的时间相继性为逻辑前提，以心意相关为

思想基础，建构了以诚正相因为核心的正心诚意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心诚意工夫之先后（缓

急）之序，各有攸当，以所处道德境况的紧急程度为标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进行。

虽然，船山正心诚意关系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船山对于《大学》中“後”与“后”的训诂考据在训

诂学上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他对先后关系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功效关系之理解并不能在以往的典籍中

找到相关依据。又如船山将意分为由心所发和无感而生两种，进而得出了心意相为体用的观点，但同时

他又在《俟解》中言：“忽然一念横发，或缘旧所爱憎，或驰逐于物之所攻取，皆习气暗中于心而不禁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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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①可见，意念无感而生还是有其经验性基础的，而经验性基础是暗含于心的，由心所发，所以无感而

生的意念是可以被囊括进由心所发的意念之中，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心意相为体用一说是否成立就值得

商榷。但是，瑕不掩瑜。船山以志释心，将“自欺”“自谦”中的“自”理解为心，这使得心与“自”都落到

了实处，他将正心与诚意看成同等重要的工夫，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积极作为而使人向善，这让正

心与诚意工夫都有了实质性意义。船山所建构的正心诚意关系体系相比朱熹、阳明、辠山等人来说更加

经世致用，这既是明末清初时代特征的反映，更体现了宋明理学由心到知再到意之心性工夫论的演变与

发展，对后世心性工夫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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